
2026年4月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吴方超 校检：王 忠 E-mail:qdnrbfk@163.com

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清水江 刊头图
侯雪慧 摄

群山庇护家园，升腾人间烟火。大山是山地
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靠山吃山，吃山养
山”的民谚，表达的是山民对大山的尊崇和敬
畏。然而，对于生活在大山里的族群来说，那些
弯弯曲曲的山路，像藤蔓缠绕着山里的岁月，也
束缚了一代代山里人走出大山的脚步。

大山需要松绑，当平坦的大道如彩色的飘带
穿过山里的岁月，带着山里人世世代代憧憬的梦
飘向远方，大路通达，一通百通，这种切身的体验
让我刻骨铭心。而今回望家园，近乡情更浓，游
子们倍觉欣慰，因为回乡的路，不再遥远。

我的家乡贵州省锦屏县娄江苗乡，被拥挤的
大山安放在黔湘边界的大山深处，一条清澈的小
河静静流淌，舒缓地梳洗着山里的时光。小河两
岸青山如屏，草木峥嵘，木楼炊烟，男耕女织，寂寞
地生息着山里人伴山而居的乡村故事。险峻的高
山，曾经阻隔了人们探寻山外世界的目光；漫长的
岁月，也曾尘封了一代代山里人的梦想。新中国
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像浩荡春风，催生苗岭深处
万千新绿，我们苗家的木叶调和酒歌，变得轻灵欢
快起来，山里人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

一条条宽敞的大路，推开了家乡的山门，拓宽
了大山儿女走向外面世界的道路，也拉近了游子与
故乡的距离。2023年国庆节，我去山西省昔阳县大
寨镇走亲戚，早上从锦屏县钟灵乡地娄苗寨出发，
乘坐客车到三穗县城乘坐高铁，经湖南省怀化市转
乘高铁到达河北省会石家庄，再乘坐汽车到昔阳县
城，傍晚时坐上亲戚的车赶到大寨镇长胜岭村，
2130多公里的路程，跨越5个省，朝发夕至。10多
个小时跨越了祖国的万水千山，在我的身后，时空
距离仿佛被一双神奇的手悄悄折叠起来了。这趟
便捷、高效的旅程，让我有了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在我的记忆里，回乡的路曾经是那样艰辛而
漫长。1984 年 1 月，我在黔东南州天柱民族师范
学校上学。时值学校放寒假，因为大雪封路，客
车停运，我和一位同乡校友从邻县天柱县返回家
乡。虽然天柱县城到锦屏县城只有 45 公里，但迎
风冒雪的跋涉，我们在路上花去整整 10 个小时。

到锦屏县城后，我们的帽子上、衣领上还凝着雪
粒，手脚酸胀，脚趾头已经被冻得麻木，身体疲惫
不堪，找了家小旅店，倒头便睡。第二天，我们由
锦屏县城出发，走 25 公里山路赶往家乡。由于前
一天体力消耗过大，我们走走停停，总是迈不开
步子，只有相互鼓励，咬着牙坚持。那次回乡的
经历，一直横突在我的记忆里。

犹记得小时候，每到春江水涨季节，我的父
亲和村里的男劳力一道，忙着把上年秋天砍伐的
杉木搬运到寨脚的小河边，扎成木排。随后把木
排放出娄江河，再顺着亮江直下清水江，最后运
送到下游 30 多公里外的木材码头茅坪。行排下
江的日子，男人们天蒙蒙亮就出门，等到归家时
已是晨鸡初啼。因为这份辛劳，村寨里的木楼人
家就多了几分等待和盼望。那些不常用的煤油
灯，一直要亮到后半夜，等赶了水路又赶旱路的
放排人进了家门，那虚掩的柴门才轻轻关上。

那些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听父亲说：“从茅坪回
来，要过三次渡，还要爬几个山坳，几十里山路弯弯
拐拐，要是有一条大路，那就好啊！”那时，锦屏县供
销社设在娄江公社地娄村的供销分社里，煤油、食
盐、火柴、化肥、布匹等品种不多的物资，都是壮劳
力从15公里外的敦寨区供销社肩挑背驮运来的；生
产队缴纳公余粮和农户上交“预购猪”，只能依靠人
力运送到10公里远的中林公社粮站；乡亲们去最近
的乡场赶集，也要跋涉两个小时的山路。

修一条通向山外、通向远方的大路，成了家
乡人的迫切心愿。

时光流走，世事日新。1985 年秋天，开山辟
路的轰轰炮声打破了大山的寂静。修筑公路的
队伍开进了山里，家乡的许多青壮年兴奋地加入
修路的队伍中，每天在工地上忙碌着，也憧憬着。

那是一条从锦屏县城经过我的家乡娄江，直
通隆里古城景区，通往黎平县和湖南、广西的公
路，它建成后，从我的家乡乘车到锦屏县城只要
半个小时。山里人祖祖辈辈盼望的连通山外的
大路就要成为现实，人们兴奋地谈论着，谋划着
怎样借路生财。家乡人已经尝到了联产承包责

任制带来的甜头，寨子里的种植能手，筹划扩大
茯苓种植面积，等公路通车后在村里办茯苓加工
厂；几个做买卖的村民，商量贷款买中巴车跑县
城到隆里古城的客运；一位高中毕业返乡的年轻
人，从镇上扛来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每天傍晚，吸
引一堆人在村小学的操场上学骑自行车……

那些年里，家乡山门大开。公路修通了，又实
施了农村电网建设工程，家家户户亮起了“夜明
珠”；娄江小学漂亮的新教学楼拔地而起；村寨里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夜校开办起来；已停办 30 多年
的娄江民族乡场和苗族歌会也得到了恢复……一
件件、一桩桩新的变化，给家乡的发展注入了强劲
的活力。山里的茯苓、木姜油、山茶油、桐油、小米
等土特产和木椅子、木盆、木桶等民族手工业产
品，源源不断地运到山外，一些外地客商也把资金
和设备带进来，办起木材加工厂、砖瓦厂等。

大道通衢天地宽。1990 年我考上黔东南教
育学院时，家乡的公路已连通山里山外，我就在
家门口坐上客车到县城，再转车去州府凯里上
学。1995 年我考上贵州教育学院，从家乡到省城
贵阳，400 多公里路程，我只花了一天时间就轻松
到达。2013 年春天，我去鲁迅文学院上学，走的
是一条新路，直接从距离家乡 40 公里的黎平机场
出发，带着激动的心情飞向蓝天，几个小时就飞
越了祖国的千山万水。2015 年建成通车的松从
高速公路，在锦屏县内的县城、敦寨、新化设立 3
个互通匝道，从家乡到沪昆高铁三穗站和贵广高
铁从江站，只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高速公路修
到家门口，更是拉近了家乡与世界的距离。

2019年重阳节，我回家乡参加民族歌会，即将
迎来脱贫摘帽重要历史节点的乡亲们，载歌载舞，
欢庆丰收。在娄江风雨桥头的歌台上，身着苗族盛
装的民族歌手唱起了“新民歌”《大家同心奔小康》，
唱出了苗族人民感恩共产党，赞美新时代的心声：

扶贫政策到山乡，苗家儿女喜洋洋；
村村寨寨喜事多，人民感谢党中央。
农民真正得实惠，吃穿不愁乐悠悠；
为了实现中国梦，大家同心奔小康。
社会养老有保障，看病报销体健康；
种植养殖门路多，家家电器响叮当。
危房改造落实了，木皮换成砖瓦房；
村村寨寨通公路，家家户户步小康。
今朝农村变化大，幸福全沾党恩光；
永远跟着共产党，共圆国梦幸福长……
歌声悠悠，笑脸盈盈。古朴而热情的歌声，在青

山绿水间飘逸而起，乡风歌韵，澎湃起人们的心潮。
在新时代徐徐展开的画卷上，时间对一个古老苗乡
的冲刷和洗礼，是多么的生动和慷慨，新时代赋予一
个少数民族家园的馈赠，又是多么的丰饶和精彩。

家乡在不断的变化中，出新，出彩。2020 年
初，经过我家乡的 G242 国道建成通车，昔日僻远
的苗乡走上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历史
的巨椽，又在家乡彩色的画布上，挥洒下壮美的一
抹高光。一位旅居他乡 30 多年的乡人回乡省亲，
目睹家乡巨变，喜不自胜，作《娄江新韵》，描绘了
一幅苗乡在新时代变迁中的美丽图画：“大道通达
壮苗乡，势启龙章气韵长。昔日咫尺山河远，今朝
通衢畅八方。喜讯频传多殊绩，千秋大业举栋
梁。最是歌舞情深处，古寨新颜映霞光。”

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时代的车轮，
滚滚向前，承载着苗乡人崭新的梦想奔向远方。
在新时代的新风暖雨里，家乡蝶变生彩，风华日
新：银行营业网点、农家超市、电商服务站、地毯厂
建在了村寨里；寨改、路改、水改、电改、厨改等项
目实施，让家乡变新了、美了；中药材、油茶、稻田
养鱼等扶贫产业，惠及家家户户；重建的几座风雨
桥，重檐流丹，巍峨耸立，把苗乡托举得气象非凡；
山寨里走出了留学生、博士、教授，走出了农技专
家、科技翻译援外专家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山村儿女走出大山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从少年到青年，从翻山越岭外出求学、谋生
的艰难跋涉，到家乡的交通路网四通八达，千里
乡关一日还，一滴水照映出太阳的光辉，大山里
地娄苗寨的发展新变，就是黔东南近 70 年来民族
村寨风华日新的缩影。

近 乡 情 更 浓

苗岭苍茫叠翠屏，侗楼星布映溪清。
云车穿山通远域，虹桥卧壑接云程。
蜡染纹深承古艺，芦笙曲妙动乡情。
七旬共筑繁荣梦，皓志昭昭耀锦程。

七律·黔东南新咏

领袖关怀
乙巳三月十七日，肇兴迎来习主席。
心系神州谋强盛，黔山贵水记心里。
斗转星移一年际，侗歌余韵脑中忆。
习总关怀万家暖，巨龙腾飞创奇迹。

高铁首开
午马高铁通苗都，云霄响彻庆贺鼓。
昔日凯筑百里远，今时缩至两刻途。
半小时圈方便捷，一日来回购百物。
凯里成筑后花园，黎民世代享万福。

脱贫攻坚
决胜攻坚越千山，四百万众尽开颜。
七九万人脱贫困，千八村寨谱新篇。
十六县市摘穷帽，卅万群众易地迁。
三保清零根巩固，人均万六福绵延。

自治新貌
七月二三大寿年，全州放假贺两天。
从此踏上自治路，家园建设谱新篇。
城乡路网九州连，农村三改万象鲜。
电灯照舍辞薪火，万民安居乐似仙。

州庆赞歌（组诗）

松静竹闲梅隐前，桃红李白杏争先。
彩蝶拍扇摇摇醉，黄蜂亮嗓闪闪甜。
双飞紫燕织绣毯，独占垂柳吟诗篇。
耕夫妇孺同圆舞，最美人间三月天。

最美三月天

当指尖再次抚过李田清那本《千年大院子
久安背》的封面，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恰好与
书中古村屋檐垂落的雨滴遥相呼应。我与作
者同为久安背村人，是同饮一口井水的乡邻，
他的文字于我而言，不仅是文学盛宴，更是一
场跨越时空的故乡对话和灵魂的归乡之旅。
这本散文集以质朴细腻的笔触，将古村的烟火
日常、文脉传承与绵长乡愁，织就成一幅鲜活
立体的湘南风情画卷，字里行间的温度，叩击
着每个游子的心弦。

久安背村坐落于宁远县湾井镇，是中国传
统村落、湖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村中李氏一族
世代聚居，从宋代延续至今，耕读传家的家风从
未中断，村内留存大量明清古建筑，尤以翰林祠
为核心地标。《千年大院子久安背》一书，正是李
田清深耕故土、走访乡邻、查阅族谱史料后写就
的心血之作，20万字的篇幅里，全是古村的烟火
与文脉，是写给故乡最真挚的家书。

翰林祠：古村文脉的守望者
李田清笔下的翰林祠，绝非冰冷的文物陈

列，而是有温度、有灵魂的文脉载体。这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北宋，为纪念宋
代进士太常博士李世南而建，是李氏家族供奉
先贤、传承文脉的精神地标，也是书中浓墨重
彩的篇章。在作者眼中，这里是“文曲星闪耀
的地方”，是他童年求知路上最温暖的灯塔，更
是家族荣耀与家国历史的交汇之所。

儿时的他，总爱往翰林祠跑，祭祖时的鞭炮
声、香火缭绕的气息、族中长辈的叮嘱，都深深
印在记忆里。翰林祠梁柱上的斑驳漆色，藏着
数百年的故事，从宋代翰林李世南开文脉之先，
到历代李氏子弟接连考中举人、进士，家族的荣
光与时代的变迁，都在这座祠堂里交汇沉淀。
祠内留存的“以农为本、读书唯高”家训，刻在木
匾上，也刻在李氏族人的心里，既是每个族人成
长的精神胎记，也是整个家族的精神密码。

那些精美的石雕、木雕，不再是静止的装

饰，在作者的文字里有了呼吸与生命力，它们
见证着家族的繁衍，守护着古村的文脉。这份
对文化的敬畏，如同古村老树的年轮，一层一
层积淀下来，最终融入族人的血脉，成为游子
无论走多远都割舍不下的乡愁基因。

烟火器物：集中记忆的活态传承
书中对古村日常器物与烟火生活的描摹，

尽显李田清独特的观察视角与细腻笔触。久安
背村作为湘南典型的古村落，青砖黛瓦的老屋、
错落有致的天井、蜿蜒曲折的青石板路，皆是岁
月馈赠的印记，而作者眼中的这些景致，都藏着
最鲜活的生活气息。青砖老屋的“余温”，是祖
母灶台前忙碌的背影，是冬夜里围坐烤火的暖
意；残砖断瓦的“气韵”，是孩童在巷子间追逐嬉
戏的清脆笑声，是邻里间串门闲谈的温情；就连
家家户户院落里的天井，看似寻常，却藏着农人
们看云识天气、顺应时节劳作的生存智慧，这便
是老辈人常说的朴素理念“敬天顺时”。

作者最动人的笔墨，是将古村从“历史标
本”还原为“生活空间”，用烟火气唤醒集体记
忆。他写“酿豆腐的柴火香”，写“霉豆腐的醇
厚乡土气息”，写“年节里油炸排散的酥脆香
甜”，这些浓郁的味觉记忆，让千年古村在文字
中重新蒸腾起烟火暖意。久安背村的日常，从
不是孤立的生活片段，作者以“小切口、大纵
深”的写法，将个人记忆嵌入家族史、地方史的
宏大叙事中，让读者在品味家常滋味、回望童
年趣事时，悄然触摸到千年文化传承的脉络。
当我们跟随文字走过湿漉漉的青石板巷，仿佛

能听见自己的童年脚步声，与作者的记忆在此
重叠，那些关于故乡的温暖与眷恋，便在这烟
火气息里，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古村的传承，
从不是书本上的冰冷文字，而是藏在器物里、
烟火中、日常间的活态延续，生生不息。

乡愁镜像：个体与集体共鸣
作为同龄不同辈的叔侄乡邻，我读这本书

时，总能看见双重镜像。
一面是作者笔下的童真岁月。他写久安背

十二景，“石楼凌汉”的巍峨、“仙泉凝湍”的清
冽，每一处景致都被赋予了孩童的视角，鲜活
又生动。

另一面是我们这代人共有的集体记忆。时
代洪流滚滚向前，我们这代人各奔东西，童年
记忆早已被岁月冲刷得模糊，书中写挑货赶路

“累得够呛却欢喜异常”、农忙时节“挥汗如
雨”、儿时的“物资匮乏却满心欢喜”，恰如一面
镜子，照出我们被时代洪流冲散的童年。

儿时的我们，也曾像作者一样，在青石板巷
里追逐打闹，在田间河边摸鱼捉虾，在祠堂里
听长辈讲故事。那些简单的快乐，随着长大、
远行，渐渐被生活的压力冲淡，可在这本书里，
那些记忆被一一唤醒。李田清用文字告诉我
们，故乡从没有真正远去，它藏在砍柴路上的
晨雾里，留在涵笏塘的清波倒影中，刻在游子
午夜梦回的泪光里。

这份乡愁，既是作者个人生命的诗意栖居，
是他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也是一代人的精神
共鸣，是我们这代游子共同的精神原乡。在文

字里，我们得以重回故乡，重拾那些被时光珍
藏的记忆，完成一场心灵的归乡。

感官考古：五维重构古村生态
李田清以通感手法构建的“五维故乡”，是

这本书最具感染力的笔墨，他调动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触觉五种感官，让古村久安背从抽
象的地理概念，变成可感、可触、可回味的精神
空间，这种细腻的感官叙事，令人叹服。

视觉维度里，古村的青石板路最是寻常，
“起起伏伏、弯弯曲曲”，一头连着家家户户的
院门，一头向着远方延伸，那蜿蜒的形态，像极
了游子漂泊的人生轨迹，走得再远，起点永远
是这片故土。

听觉维度中，翰林祠里的声响最是特别，祭
祖时的鞭炮声、族人们议事的交谈声、孩童们
在祠堂院落里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成了古
村独有的文化声景，声声入耳，皆是乡愁，刻进
每个族人的记忆里。

嗅觉维度上，是烟火气与檀香的交融。农
家灶台上升腾的腊肉香、酿豆腐的鲜香，混着
翰林祠里常年不散的檀香，一俗一雅，一暖一
静，构成了独属于久安背的嗅觉记忆。

味觉维度里，那些家常小菜便是乡愁的密
钥，酿豆腐的软嫩、霉豆腐的咸香、炸排散的酥
脆，都是刻在舌尖的味道，无论走多远，一口下
去，便是故乡的滋味。

触觉维度中，老屋青砖黛瓦的微凉余温，柴
刀握在手里的粗粝质感，山路石子硌脚的触
感，让故乡不再是遥远的地理概念，而成了能

触摸、能感知的精神归宿。
文字立传：文学乡愁的当代价值

如今城镇化浪潮席卷大地，很多古村在时
代变迁中渐渐消失，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故
乡的烟火气越来越淡，游子的乡愁被生活压力
挤压成零碎的片段。而李田清的《千年大院子
久安背》，用20万字为久安背立传，构建起一座
完整的“精神档案”，这份坚守与记录，有着珍
贵的当代文学价值。

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作家、县处级干部、
教授级高级记者、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李田
清的人生轨迹里，藏着久安背“耕读传家”的家
风力量。他生于斯长于斯，在外奔波多年，始
终记挂故土，用脚步丈量古村的每一寸土地，
用笔墨记录古村的每一个细节。书中对古村
建筑、民俗、风物、人事的细致描摹，不仅为这
座中国传统村落留存了珍贵的文字资料，也为
同类古村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参照。

更难得的是，每个游子都能在这本书的字
里行间中，看见自己故乡的影子，找到心灵的
归宿。在时光的冲刷下，很多故乡的印记正在
消失，而文字有着对抗时间侵蚀的力量，能将
故乡的烟火与文脉永久留存，让后人得以知
晓，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精神原乡在何方。

当双手合上书页，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
暮色渐浓，脑海里却依旧清晰浮现出翰林祠的飞
檐，还有久安背的青石板路、袅袅炊烟。李田清用
平实的文字完成了一场归乡，也带着所有游子，完
成了一场心灵的回溯。
久安背这座千年古村，
既是湘南大地上真实存
在的烟火村落，也是游
子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
原乡。原来最深的乡愁
从不在远方，而在我们
重新触摸故乡烟火、回
望精神原乡的那一刻。

一 脉 书 香 满 院 乡 愁
—— 李田清散文集《千年大院子久安背》的当代文学价值解析

在老家，年关一到，空气里都是年的
味道。在我味蕾的记忆里，年关第一味就
是糍粑的软糯香甜味儿了。

糯米是米类里的颜值担当。脱了壳
的它圆润饱满，玉白温软，像是新生的胖
娃娃，又像刚出浴的美人，不管被制作成
何种糯食，都自带一味天然糯香，让人闻
之亲切，食后恋念。老家的糍粑做得圆圆
的，如中秋满月。

那时，翻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就陆
续打糍粑了。母亲一大早就把泡了两天
两夜的糯米洗尽沥干，用个有耳的木甑在
大铁锅里蒸。水位和火候都由母亲把控，
她太熟悉糯米的性格了，断火湿心，猛火
糊底，怠慢不得亦急不得。千万别以为大
铁锅水肆意沸腾，糯米就熟了，还远着
呢！密封的木甑里热气丝丝溢出时糯米
还是米，还得添柴加火，直到热气成串成
串逃出，糯米饭香再也藏不住，母亲才揭
开小半边甑盖，“望闻问切”一番，捏一捏
试软硬，嚼一口看筋道，说声“好了”，才大
开甑盖。此时，一股热气升腾，糯香四溢，
米粒颗颗分明，蓬松透亮。

打糍粑的事就交给父辈兄长们了。
没有几个力气，粑是打不成的，所以那时
打粑都是两三家约好一起的。父亲和堂
兄一人一手把住木甑的两边耳，提下大灶
台，倒扣在抹好油的木槽里，糯米饭一下
子就全倒出来了。堂兄年轻，最有力气，
他脱下外套，撸起袖子，往掌心里吐口唾
沫，举起木槌，弓步摆开，跟着父亲你一锤
我一锤地往木槽里打，脸部的两块肌肉随
粑锤的起落一抖一动。几回合下来，父亲
累得招架不住了，大伯来接替。他们把糯
米饭打得稀巴烂，烂成粑，再来个“鲤鱼翻
身”，把另一边也打烂，打到木槌被粑团缠
扯不休，挪移不开，提举困难才罢休。揉
粑是道必不可少的工序，父兄们把两个粑
锤抵在腰腹处，一进一退交替着揉捣着
粑，揉成黏糊一团。最后，手停锤放时，粑
团烂如泥，柔中带股韧劲，而父兄们已是
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像刚经历了一场激
烈的搏斗。

粑粑一定得趁热捏。伯妈、姐该、姐
细和堂嫂都上来帮忙。母亲把煮好的三
个蛋剥开，取出蛋白给我们兄妹几人吃，

把蛋黄捏碎后放在碗里。捏粑人到碗里
抹点蛋黄往手掌一搓，起润滑防粘的作
用，再去木槽里捉两手满满的粑粑，左右
手交替着揉啊捏啊，嘴里说说笑笑，指缝
里一下子就流出个圆粑粑，摘下来放在抹
好油的木板上，再翻个身按压几下，就成
了圆扁状。她们总爱把手里捏剩的尾粑
递给我，那粑一点蛋黄味儿，一点油星味
儿，一点糯香味儿。我蘸了些白糖吃下
去，甜甜的，软软的，暖暖的，化进肚子，很
满足！

最后还得给糍粑上红，俗叫添红添
喜，至于添多添少就个礼。我见过盖有
双喜、花朵、圆心等不同图案的粑粑，我
家没有这样的印红。我们兄妹几人就
拿来四根筷子，把筷子头对整齐，用稻
草绳捆住，蘸一蘸碗里泡好的洋红，对
准玉白的粑背轻轻一按，就按出了四个
点点的红印子。根据习俗，母亲每年都
要拿这印红的十二个大圆糍粑回娘家
拜年，代表新的一年十二个月，月月红
火团圆，事事圆满。

我对糍粑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口
感，沉于糯香，然而儿时只知欢喜，却不知
为何喜欢。如今我已出嫁多年，大伯已
逝，父母已老，兄嫂常年外出打工，姐该和
姐细都已嫁人，一家人很难得齐聚一回，
过年也再没有一起做糍粑话家常的场景
了。我们这些出嫁的儿女回娘家拜年也
不再拿十二个大圆粑粑，彼时的欢喜只能
回味。

年关一味是糯香

耕牛从梯田返回的时辰
晚风将落日取了下来
苗寨的头上
彩霞正与暮色暧昧不清
回家途中，巴茅草
自顾自地跳起舞来
野花们一阵取笑
击溃了它好不容易积攒的勇气
一群掠过天际的飞鸟
被几张还在晾晒的蜡染布劫持
主人收回家中的时候
那蓝色的布匹上
还凝固着展翅的肆意
仍在灶边稳立的人，灰尘麻木飞行
食材在铁铲的搅和中乱舞
炉内富有不绝的怒气
觥筹交错之间，笑声飘荡
一首飞歌顺理成章地飞了出来
杉木树上，夜色听得入迷
晚风反复地打量着苗寨的侧脸
在雷公山
我爱上了整片雾色的海洋
以及一个月亮的岛屿

苗岭晚风

□ 楚槐序

□ 墨缘

□ 廖朝圣

□ 高俊华

□ 张兰银

□ 李燕红

□ 杨秀廷


